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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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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的春来得很迟，时间到了四五

月份，额尔古纳河两岸依然看不见绿茸

茸的草地，只有一片片莽莽的淡黄。不

过，太阳终究带来了暖意，靠岸的江冰坍

下去，解开的冰排一块块相互摩擦着、冲

撞着向下游漂去。

额尔古纳河是中俄的界河，每当冰

河解封后，巡逻艇大队组织进驻点位的

日子就到了。十几条巡逻艇组成的编队

沿着弯弯曲曲的额尔古纳河溯游而上，

驶向沿途设置的一个个艇组码头，开始

新一年的常态化水上巡逻。

巡 逻 艇 一 艘 跟 着 一 艘 ，船 尾 在 河

面上犁出道道三角形的浪花。那浪花像

极了农田里闪亮的犁头。

漂浮在江面上薄薄的冰块很大、很

锋利，夹杂着枯叶和树枝布满了整个江

面。

艇长陈华记得，那天航行没多久，他

就感到推油门时船艇加速乏力。他皱了

皱眉，吆喝了句“掏泵壳”。巡逻艇一侧

的马达很快就熄火了。

一旁的航海兵脱掉上身的军装，光

着膀子掀开泵舱，跪在前甲板上，一只

胳膊毫不犹豫地伸进盛满冰水的泵舱

里，把挂在进水格栅上的漂浮物一点点

掏出来。才十几秒，他的胳膊就被冻得

发紫。

陈华是巡逻艇大队的老兵了。他

拍拍航海兵的肩膀，示意时间已经不短

了，换自己来作业。接着，他也脱去上

衣，挽起袖子，身子几乎趴在甲板上，把

胳膊浸在冰水里，摸索着格栅上剩余的

漂浮物。

陈华向我讲述这段故事时，眉头一

直紧锁着，额头不时浮现出一道道皱纹。

陈华从四川大凉山入伍来到内蒙古

边防的时候，是一个冬天。火车一驶进

白茫茫的雪野，他心里就感觉到丝丝凉

意。不过，大凉山的娃娃啥时候也不怕

吃苦。入伍 17 年了，他在界河上也航行

了 17 年。

“额尔古纳”在蒙古语中意为弯曲的

河流。作家老舍初到这片草原时，曾形

容这里的河像“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

带子”，也许弯弯曲曲就是草原河流动人

的旋律。

陈华觉得，界河是那么美，就像家乡

逶迤的群山一样美，但就是这样一条美

丽的河流，却让巡逻艇大队的官兵不知

吃了多少苦头。

每年下点，老兵们最担心的就是船

艇搁浅。越往上游走，河道越狭窄弯曲，

最窄的地方只有一两个船位那么宽，稍

不注意船艇就会陷进泥沙里。

掏完泵壳，陈华回到舱内。他的目

光紧盯着前方。湍流泛起的浪花，在陈

华看来算是一个好征兆，反而是那些平

静的泛着鱼鳞纹的水面，预示着搁浅的

危险。若遇到这样的水面，航海兵就要

拿着长长的探深杆站在甲板上，一点一

点地测量水深，调整航向。

那天，一路上还算顺利，只掏了两三

次泵壳，稍稍影响了编队行进的速度。

约莫黄昏时分，又有几艘船艇驶入河汊

子，到达了各自的艇组码头。只剩下几

艘巡逻艇，继续朝着上游编队航行。

陈华说，天黑前他们要赶到下一个

艇组码头。经过一处狭窄水域时，头船

按照经验，靠着相对安全的立岸一侧行

驶，没有减速探深。忽然，咣当一声，头

船一下子就搁浅了。

这时，发动机发出一阵轰隆隆的闷

响，底部的泵舱吸进来的竟全是泥沙，打

得叶轮“嗞嗞”响，整个船艇抖动得厉害，

彻底失去了动力。编队指挥员下令，让

陈华所在艇尝试拖船。

绑好拖船的缆绳，陈华猛推油门拉

杆，河面上霎时掀起巨大的水花，缆绳迅

速绷紧。但过了一阵子，两艘船在河里

几乎纹丝未动。

这下只能挖沙筑坝蓄水了。艇员们

纷纷拿着工具，撸起裤腿下到冰河里，一

锹一锹把艇下的泥沙铲到沙袋里，然后

用沙袋在船尾垒起一圈沙坝，通过蓄水

增加水深。

水深增加了，战士们站在冰河里，有

的把脊背紧贴着冰冷的船身用力推，有

的则在前面像纤夫一样用力蹬腿弓背拉

纤。

陈华告诉我，看着那一幕，他在心底

流泪了。他一次次将油门推到底，搁浅

的船艇终于开始挪动，直到脱困……

救 援 耽 误 了 不 少 时 间 ，眼 瞅 着 太

阳即将下山，更严重的问题摆在跟前，

刚 才 脱 困 的 船 艇 叶 轮 被 打 坏 了 ，无 法

继续航行。

编队指挥员盯着陈华的眼睛问，其

他船先走，夜里你能自己把船拖回去吗？

刚才心绪激荡的陈华，此时想也没

想就答应下来。太阳渐渐落山，河面逐

渐被一层紧贴水面漫延开的浓浓夜色覆

盖。陈华打开探照灯，灯光照在河面上，

白亮亮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更不用说判

断河道的深浅。

他心想，可不能再搁浅了，身后连救

援船都没有。他操纵探照灯左右移动，

不时照一下岸边，根据两岸的建筑物判

断船艇的位置。17 年了，他已经熟悉界

河中每一处浅滩和岛屿的位置。

陈华从舱室里探出半截身子，一边

观察，一边转舵。浓稠的夜色里，那条河

像是无边无垠的。最终，他成功地将那

条船拖到了艇组码头。

当探照灯打在岸上的界碑时，鲜红

的国徽亮堂堂地映在陈华眼里。

他知道，到了！就像当年他参军来

到北疆这片莽莽雪野时的感受一样，咱

当兵的人啥时候怕过吃苦。

作者手记：

当我来到这个巡逻艇大队的时候，

就注意到营区里处处张贴着“劈波犁浪”

的标语。在饭堂门前，从他们的队歌里，

我又一次听到他们高唱着“劈波犁浪”。

难道这是一群手握犁头的兵吗？

当我见到班长陈华时，他黝黑的面

孔，朴实得就像那幅从经典油画《父亲》

中走出的形象。他带我走进船舱，向我

展示他们挖沙的锹、钢钎、锤子、绳索、沙

袋。谁能想到，在这条美丽的额尔古纳

河上，有一群犁浪的兵。他们从不言苦，

就像队歌中唱的，“风雨擦亮了眼睛，马达

带走了寂寞……”

我走的时候，冰河还未完全解冻，河

边只有枯黄的芦苇随风摇摆，仿佛也在

向我诉说着他们的故事。

上图：船艇编队在额尔古纳河上航

行巡逻。 李双明摄

界河上犁浪的兵
■郑茂琦

我 离 开 北 大 荒 那 片 黑 土 地 ，已 有

30 年的光景了。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

30 年时光里，由于部队工作的需要，我

调任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转换了一个

又一个岗位。然而，能够让我常常想

起，并且永生难以忘怀的，就是我的第

二故乡——哈力图。

哈 力 图 ，位 于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莫 力

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境内。它既是一

个 村 庄 的 名 字 ，也 是 一 个 小 站 的 名

字。我们连队的营房，就坐落在距哈

力图车站 3 公里远的一片荒原上。当

时，我们的基地机关则驻扎在黑龙江

省 嫩 江 县 城 内 。 从 哈 力 图 到 嫩 江 县

城，不过 40 公里的路程，却被一条大江

分隔南北。后来，有一首《嫩江基地之

歌》在部队流行了很多年，开头两句便

是“嫩江两岸沃土清香，滔滔的江水放

声唱”。时隔这么多年，那欢快而又优

美 的 旋 律 仍 在 我 的 脑 海 里 回 荡 。 但

是，无论是嫩江还是哈力图，它们都曾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大荒。

对于北大荒，人们是这样来描述它

的富庶与荒凉的：狍子成群用棒打，野

鸡时常飞进家；抓把黑土捏出油，插根

筷子也发芽。如此说来，北大荒确实又

是一片令人向往的神奇土地了。毋庸

置疑，这也为部队农场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

说起来，我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入

伍所在的嫩江基地，是一个规模很大的

部队农场。而最先涉足这片亘古荒原

的开拓者，则是原铁道兵的几支英雄劲

旅。20 世纪 60 年代初，铁道兵近两万

名官兵，遵令先后告别铁路工地，踏破

千里雪原，挥师北疆，开进荒无人烟的

北大荒，从此拉开了嫩江基地军农生产

的序幕。

进 驻 北 大 荒 伊 始 ，为 了 不 误 农

时，做到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打

粮，指战员按照上级和当地政府的烧

荒规定，及时安全地把十多万亩荆棘

丛 生 的 荒 原 清 烧 出 来 。 余 烟 尚 未 散

尽，他们便迫不及待地操纵着为数不

多的几台拖拉机，夜以继日地投入推

土翻土、抢耙、抢播中。机具短缺，他

们就背着装满豆种的挎包，手持自制

的小铲和削尖的木棍，在垡片上进行

扎眼播种。

入夏以后，不顾牛虻、蚊子的轮番

叮咬，他们又一人一锄，起早贪黑在大

田里砍锄野草。终于迎来收获，成熟的

庄稼一片金黄，官兵个个喜上眉梢。然

而天有不测风云，接连几场暴雨，把几

万亩麦田全部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在

猝不及防的灾害面前，官兵发誓不让汗

水白流，全力以赴投入夺粮战斗。他们

纷纷跳进冰冷的水里，硬是一把一把将

小麦捞起，又一捆一捆扛到了高地，直

至 把 全 部 小 麦 收 回 。 紧 随 而 来 的 10

月，大雪飘飞，他们又在冰雪中抢收回

了大豆。

也就是这一年，他们在 11 万亩开

垦出来的土地上，成功收获了 1000 多

万斤粮食，为铁道兵施工部队的生活补

助用粮作出了重要贡献……

事隔 20 年之后，沿着开拓者的足

迹，我入伍来到嫩江基地，站在了哈力

图的那片土地上。

随后的日子里，我同战友们一起，

凭着一腔青春热血，在那片无霜期只

有百余天的黑土地上，春种秋收，辛勤

耕耘。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基地从小

到大、由弱到强，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拥

有 44 万亩耕地的大型机械化农场。

斗转星移，多少年过去了，那片土

地 也 早 已 移 交 给 地 方 。 使 命 完 成 之

时，基地农场就此宣布解散，大多数官

兵或分流调转，或复员回乡，但还有一

部分情况特殊的战士，自愿地继续留

在了那里。

留下的人里有个叫刘德才的战友，

此前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在基地立了

功，入了党，后来又提了干。农场解散

那年，他服从上级安排，转业回到吉林

老家。可是不久之后，由于难以适应地

方生活，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他通过积

极申请，带着妻子和孩子，又回到了那

片难舍难离的土地上。

荒 原 处 处 写 忠 诚 ，只 把 异 乡 作

故 乡 。

许 多 年 后 ，我 在 一 首 诗 中 这 样 写

道：……是的，我会记住那个地方／记

住一排又一排低矮的营房／以及营房

前一棵又一棵挺拔的白杨／而那一声

声划破黎明的军号，它的每一个音符／

至今仍在我的长梦里回响／自然，我还

会记住每一个春天／记住盛开在原野

上的车前草、黄花子、达紫香／记住每

一个秋天里隆隆作响的马达声、摇铃的

大豆、翻滚的麦浪／还有远处传来的呦

呦鹿鸣、野鸭的欢叫，以及升起在第二

故乡湛蓝色夜空里的那轮月亮／红彦

镇、小黑山、哈力图……／那些一笔一

画镌刻在生命中的名字／就像一颗又

一颗明亮的星星／一直都在我的记忆

里闪光……

北大荒——因为有无数官兵把汗

水、热血、青春乃至生命留在了那片遥

远的土地上，那里便成了他们心中永远

爱恋的第二故乡。

我
那
遥
远
的
北
大
荒

■
童

村

扎西，永不褪色的红
■王 山

在时光长河的深处

云南昭通扎西

那片鸡鸣三省的土地

总在闪烁红色的光芒

不分昼夜

扎西的精神是红色的

红军的旗帜

于这里红得蓬勃、神圣

永不褪色

乌江蜿蜒

至今回荡着

勇士嘶哑的呐喊

那些坚毅的眼神

多么淳朴干净

扎西老街的石板路上

红军战士的脚步声

声声不绝

不要看不起破旧的茅草屋

这里摇曳的烛火

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不要忽视此处的山川草木

一块块散落的石头

见证了历史

扎西红军烈士纪念碑

高昂

如烈士不屈的身躯

以笔直的脊梁挺立

83 块红军烈士个人生平事迹碑

和塔柏、雪松、玉兰、万年青相伴

隐现于花草丛中

成排肃立

在扎西

夏日里漫山遍野的青草

也会一点一点

慢慢地弯下腰来

有一种惊天动地的感动

无声

很多人对“望梅止渴”的典故很熟

悉。大概少有人知道，在我们船艇部队，

还有个“谈水止渴”的新典故哩。

一 连 几 天 的 大 雾 ，把 战 艇 困 在 海

上。伙房贴出告示：淡水告急。

水，我从来没感觉到它是什么珍贵

的东西，虽说战艇要定期到海港加水，但

总可以满足供应。洗脸洗衣是大盆大盆

接水，吃呀喝呀，更没人限制你。可这时

候，雾海茫茫，到哪儿去补给淡水呢？艇

长不得不规定：每人每天用水不得超过

半茶缸。洗脸还好办，大家睡前把毛巾

铺在甲板上，让潮湿的空气润一润，清早

起来，往脸上一擦了事。可吃的尽是干

粮，没水咽不下呀！

开饭了，炊事员在堆着饼干的桌子

上，放了一杯开水。这水许是水箱见底

时倒出来的，显得有点浑浊。十几双眼

睛一齐盯着这个极普通的茶缸，嘴唇在

蠕动，可就是没人愿意动一动这仅有的

一杯水。

“喝吧，同志们。”艇长亲切地说着。

他将茶缸推到战士们面前，见没一个人

伸手，就笑盈盈地说：“还是我来带个头

吧。”他将茶缸挨到自己唇边，装出大口

喝 水 的 样 子 ，然 后 叫 大 家 每 人 都 喝 一

口。战士们学着艇长的动作，都用舌头

往杯口舔了一下。结果一圈下来，一杯

水几乎原封不动。

“嘿，要是在俺胶东才好哩！”老班长

率先打破沉默的气氛，“俺村里那些机

井，满井是清水，喝它几碗，满肚子都是

冰凉冰凉的。”

“还是我们赣南山里的水好。”机电

兵小王接话道，“从高山上淌下来的清

泉，捧一捧含在口里，甜滋滋的，就像喝

了一碗蜜水。”

来自闽南的战士小张也憋不住了，

嚷道：“我们九龙江畔的荔枝水灵灵的，

尝几颗就够你解渴了。”

……

大家没喝一口水，谈笑间把饼干吃

完了。

我暗暗感叹，“谈水止渴”，真的很有

成效。

水兵们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他们

胸中流淌着永远不会枯竭的清泉。我的

面前出现了电影《上甘岭》的场景：炮火

连天，战士们困守在滴水难寻的山洞里，

个个口唇干裂。可是，“一条大河波浪

宽”的歌声，却牵来了他们心中的清泉。

这清泉的源头在哪里？在祖国。胸怀祖

国的人，什么时候心里都是甜的。

谈水止渴
■朱法元

第6440期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我的第二故乡

营区后山训练场的土坡旁，种着一

棵高大的桑葚树。以这棵桑葚树为中

心、10 米为半径的区域，是我们连队进

行基础课目训练的主要场地。

新兵下连后，看着以前只在电影里

见过的火炮如今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眼

前，我心里直犯痒痒，恨不得第二天就

能打实弹。班长知道我的心思后，咧嘴

笑了，却又不忍打击我的积极性：“想把

一门炮打准，那可不是个简单的事。要

架得稳、算得准、打得快。你得好好练

专业。”

没错，现在的我就像桑葚树上的绿

色果实——还是青涩的。

作为三炮手，我的主要任务是构筑

座钣坑。在确定了座钣的大小，并结合

炮弹出膛时产生的后坐力来计算所需

的深度后，接下来我需要用工兵锹一锹

一锹地铲土。

班长常说，别看座钣坑只是一个

坑，但它关乎实弹射击的成败。只有把

座钣设置牢固了，实弹射击的精准度才

能得到保证。于是，我便更加不敢偷

懒，生怕因一时的省力影响了连队射击

成绩。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等到桑葚从绿

变黄、微微泛红时，我已经能够迅速、高

质量地构筑座钣坑了。

当然，在专业技能训练中，还会穿

插进行共同课目的训练。

那段时间，当专业训练进行 1 个小

时后，值班班长便会在桑葚树下那块相

对平坦的地上，铺上一块垫布，组织大

家进行枪支分解结合的练习。

“来吧，小比武，枪支分解结合。”班

长对我们说，“左边新兵，右边老兵。”

班长一声令下，验枪的声音接二连

三地响起。接着，在一片“咔咔”声中，

一个个零部件被拆下又组装起来。我

心里有点慌乱，额头上冒出汗珠，手上

的动作也连连失误。等到我报“好”时，

老兵们早就完成了。

我看看身边的同年兵，他们的速度

虽比不上老兵，但也算得上干脆利索。

班长望了我一眼说：“再来！”

再来！我深吸了一口气，在心中为

自己鼓劲：这次一定要放轻松，我肯定

行！

我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练到第 20

遍时，我与同年兵的速度已经相差不多

了。

“休息吧，换一拨人。”班长说。

我站起身来，在桑葚树下静静注视

着战友们的操作。观察了几遍后，我抬

起头，看见枝叶间密密地挂着一簇簇桑

葚果。然而，它们的颜色却各不相同：

深 紫 、紫 红 、浅 红 、嫩 黄 ，显 得 参 差 不

齐。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们都会成熟，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当树上大部分的桑葚都变成紫红

色时，我通过反复练习，终于使枪支分

解结合的成绩达到优秀标准。

又是一次小比武，这次，我在新兵

中第一个报了“好”。

“不错啊，看来最近没白练。”班长

笑了。

几 颗 熟 透 的 桑 葚 簌 簌 地 落 在 面

前，给这片土黄色的地面缀上点点紫

色。此时，桑葚树正沐浴在炽热的阳

光中，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向我

招手。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的心中涌上一

股欣慰与期待——不久后，我也将奔赴

练兵场，在实战中迎来属于自己的收获

季节。

桑葚熟了
■瑞 滢


